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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過渡期練習 

眼睛看出去的視野多了幾綹頭髮，時而與睫毛交錯並搔撓著眼皮，沿著感覺神經元爬

到腦門，我知道又到了該剪頭髮的日子了。瀏海要長不短的過渡期，成為總是嚷著下次要

把頭髮留長的絆腳石。過渡的階段像光著腳丫站在潮間帶中央，帶著些許疑惑究竟潮水會

朝我襲來、抑或漸漸遠去，然後徬徨地任由泥濘吃掉慘白的腳。 

將六年的大學生活對折，三年級十分逼近中央的摺痕，而我正身陷其中。對折的時

候，時光的首尾輕輕碰在一起又分開，我站在中央，對於最初的模樣也許已有些模糊，而

面對未來更是沒有鮮明的構想，然而歲月卻像被放在地震紀錄儀上的紀錄紙，捲軸不斷滾

動，我只能在紙上跳躍，轉印著崎嶇的線條。如果將大學比做小學年級的劃分，「低年

級」時我們所接觸到的是相對基礎的學科，而「高年級」則是要進入醫院臨床實習。「中

年級」則站在分水嶺上，擔任過渡、銜接兩者的重要角色，既要踏實溫習、亦要為未來有

所預習。 

其中三年級下學期的課程，由為期七週的大體解剖學揭開序幕。七七四十九天，聽起

來像是某種法陣儀式，在學長姊的口中更是所謂大學生涯之最艱苦。在學期開始之前，我

們必須要先到學校替大體老師清洗身體，並且邀請家屬參加啟用法會。第一次與老師見

面，祂看起來像在恬睡一般，我們拿著剃刀小心翼翼處理身上的毛髮、替老師洗淨身軀，

在進行這些步驟時我也在心裡默默向老師說明，希望不至於因突然需面對許多陌生的臉孔

以及未知而感到惶恐，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在這段時間努力向老師學習。 

學期中，複習著解剖學課程的內容，在教科書讀到上肢血管供應時，發現講述動脈的

部分佔了數頁，而靜脈的部分卻只用兩句話草草帶過，老師也解釋說靜脈變異較大、難以

討論。就好似學習的開始，對於嶄新的知識總要反覆研讀、花上許多時間才能將其印在腦

海；然而遺忘的過程卻是如此迅速，短短幾週過後，才發覺僅存零碎的記憶片段，甚至無

從得知那些消逝的瞬間。人體也是一樣的嗎？轟轟烈烈地從心臟發出，歷經細瑣的微血管

後，留下暗自神傷的缺氧血。 

大體解剖學課程中，一開始先進行的步驟是分離皮膚，我們會使用蚊式止血鉗將皮膚

與底下的結締組織撐開，雖然相較於直接使用解剖刀更為耗時，然而以此種方式卻能夠保

留更多神經與血管。在這個步驟當中，如果分離的過程十分順遂，則代表該部份能夠保留

的結構相對較少；而若是過程中遇到較為堅韌的組織，雖然在處理方面比較費力耗時，但

卻能夠保留更多底下蘊含的神經及血管。其實生活的哲理也好似如此，有時總覺得諸事不

順，便開始責怪造化弄人、甚至歸咎星座運勢，然而卻忘了停下匆促的腳步感知生命所要

傳達的訊息。庸庸碌碌、汲汲營營地過日子時，身邊的景物就好似被刪減了像素，成了馬

賽克狀的方格，就像是坐在背對火車前進方向的座位，風景自耳際飛出，而眼光卻始終落

在逝去的那端，對於當下的美好只能往後再來感謝與感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一

位少年來到智者所在的城堡尋求幸福的秘訣，而後智者給了少年裝了兩滴油的湯匙，要求

他四處看看並叮囑他小心不要將油滴出來。兩小時後少年回到智者身邊，智者詢問他是否

見到了城堡中的壁毯、花園以及羊皮紙等，而路程中專注為了不讓油滴溢出的少年，目光

全集中在湯匙身上，因此只能尷尬地表示他什麼也沒看見。於是智者便讓他再次走訪這座

城堡，這次少年將這些壯麗的造景盡收眼底、並鉅細靡遺地向智者描述所見，然而當智者

問起他手中的油時，少年這才發現湯匙早已空了。故事最終寫到一句話「幸福的秘密就是

去欣賞世界上所有奇妙景觀，但不要忘了湯匙裡的油。」亦是我從大體解剖學之中悟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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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生命中不同階段皆有許多在意的事物，此刻的我像雛鳥般想著體會振翅高飛的美

好，卻又時常面臨課業現實的壓力，在專注於煩惱的同時更是容易顧此失彼，因此如何從

中找到完美的平衡點著實是門重要的學問。 

此外，在觀察大體時，我總習慣「期望」著能找到符合解剖圖譜般典型的血管分枝，

後來才在各式各樣的變異當中漸漸了解到其實完全如同教科書般的例子幾乎是不存在。在

那之後也對於那樣的心態有所歉疚，我應該要了解並尊重每個不同生命特別之處，而生命

之特異性在醫學之中亦是十分重要，於科學層面，在任何診斷與治療前，都應該要充分考

慮人體組織間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判斷；而在人文方面，每位患者除了病歷編號之外，背後

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與家庭，因此在臨床上除了擁有專業之外，做出醫療決策的同時也

要兼顧這些訊息。於我而言，有時也會想著此時此刻正在身上跳動的心臟，左心室連接著

主動脈弓上頭的血管是典型的三條，還是有變異的四條？神經與肌肉之間是否有著相對的

連接，還是在看似完好的皮膚下雜亂無章地走著？我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人？這些問

題的回答，也許在這段自我探索的路途中，成為永遠不得而知的疑問，而也或許這些困

惑，總有一天，會找到他們安放之處。 

在進行大體解剖之前，每一組的成員都要先到老師家中拜訪、了解老師的生平歷程。

在家訪的過程中，師母提到她與老師晚年居住在埔里，並且親自種植了一棵樹，最後甚至

有鳥兒在上頭築巢。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生活小故事，卻留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老師就

像大樹一般，讓我們這些學子從中獲得許多學問，並且在心中播了種子，而我們運用不同

知識灌溉它，希望能讓我們所收獲的生生不息、持續傳遞下去。 

解剖學課程告一段落後，便是結合基礎與臨床的模組課程。在骨頭關節模組中，學校

安排了一堂法醫學的課程，由高大成法醫為我們授課，在課堂上他提到了如果遺體的刀傷

是刺穿衣服的，那麼此人必定為他殺，因為切腹自殺的人會把衣服掀起來。高法醫豐富的

閱歷自然是不容置疑，然而我卻想起了高中時期國文老師曾和我說的一則故事：明清時代

有位官員洪承疇，出身明朝的他被清軍俘虜時，原本很剛毅地不吃不喝許多天，眾人皆以

為他會以死明志。而他的朋友范文程有天去探望他時，無意間看到他撥掉了從屋頂掉落至

衣服上的灰塵，因而斷定他不會自殺。他認為一個連衣服都捨不得弄髒的人，會連自己的

性命都不要嗎？雖然這個說法與高法醫所分享的見聞有些微差異，卻也讓我有所省思。愛

慕虛榮，本為一個貶義詞，但某些層面來說卻成了仍然活著的理由。在意著太多事情往往

讓人脆弱而敏感，但也因著這些在意而對這個世界還有太多牽掛。粗糙的世界總將精緻的

心弄得遍體鱗傷，但願此時能有一雙溫柔的手捧著它，成為俗套的情節也沒關係。 

當時正巧球隊的學姊在醫院的身心科實習，並向我們分享了她遇到的其中一位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患者，他兩位重要的親人相繼在節日中自盡身亡，而後每逢應當慶祝的節日

時，卻反而喚起這些難過的回憶。在診療過程，老師告知他們「要有同理心，但不能有同

情心」。一開始我與學姊一樣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擁有同情心似乎是成長過程中師長

對我們的教育之一，而後她才解釋說到若是同情、或是想像自己是那位患者，可能也不願

意繼續活著，然而以醫者的角度卻是無論如何都要「拯救」這位患者。時常在網路上看到

許多悲傷的故事，而我們逐漸要從可以不負責任地認為離開是件好事，變成要能夠讓故事

主角好起來的角色，中間還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儘管現在可能還有許多疑惑，但相信在

未來有許多機會能使我們的想法與觀點蔚為成熟。 

高中時物理課學到針孔成像的原理，光線從枝枒間照射到地面成了許多圓形的小光

點，而一隻毛蟲在葉子上蝕出釐米大的小洞，卻能容納直徑百萬公里的光芒，在與宇宙相

較之下眨眼般的人世中，不斷得到又失去、記起又遺忘。人生之中總是不斷在學習，學習

著科學的道理、學習著當人的學問，宇宙廣袤的資訊之於我們如同太陽之於毛毛蟲，我們

努力啃食著，其實也許早將一切盡收其中，然後再花上一生的時間慢慢領悟著箇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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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生命中的任何時期，都是承先啟後的過渡期。 

繁瑣的課程打上逗號時，終於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頭髮，拿起剪刀貼著額頭毫不留

情地剪去多餘的部分，然後上學時看見班上許多女孩跟我一樣頂著嶄新的瀏海，這才發現

原來瀏海與考試的週期高度重疊。無論是像以往任其恣意生長，再拿小黑髮夾將它們無情

固定，或是大刀闊斧地修剪，在面臨過渡期時，其實總有辦法因應各種情況，也能找到舒

適的方式應對。在過渡之中不斷練習、學習著，像是走在迴旋梯一樣，於週而復始中慢慢

成長。 

 


